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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
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她的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
结果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
她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的 735 座
洞窟。

直到 2015 年，樊锦诗终于卸
任了17年之久的敦煌研究院院长。

曾经，“敦煌的女儿”这样的
美名，让樊锦诗倍感不安和压力。
她也有她的复杂心情。她从未想过
离开吗？不是。

在这部“自述”里，最感动
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樊锦
诗在五十多载的敦煌坚守中，那些
犹疑和孤独的时刻。

初到敦煌，内心有些失落

1962 年 8 月，她从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毕业开始实习，第一次踏上
了敦煌的土地。结果因为水土不
服，实习还没有结束就离开了。因
此当她得知自己和另外一名男同学
一起被分配去敦煌时，她当时并不
想去。

在敦煌的最初日子，她想起上
海和北京的景象，就会感到一种莫
名的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
拽到忧郁的深渊，我必须学会遗
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
小 镜 子 藏 起 来 ， 不 再 每 天 照 镜
子。”

她在自述中坦陈心迹：“敦煌
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
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
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
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
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忘了，

北大把我忘了，老彭把我忘了。望
着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
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
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婚后两地分居长达19年

老彭，彭金章，是樊锦诗的丈
夫。在书中，她谈到了这段一生的
爱情，她称之为：相识未名湖，相
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
学，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
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他和我
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
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
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的人。”

“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
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
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
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
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
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
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
等你。’”

“1965 年秋天，老彭主动来
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
一次见面。”“那些日子，我带着

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
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
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
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
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
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
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
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
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1967 年 1 月 15 日，樊锦诗和彭
金章在武汉珞珈山结婚。

婚后的日子，如同牛郎织女，
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谁也没
有想到，这一分就是19年。

妇唱夫随，一心守护敦煌

也不是没有解决分居问题的机
会，可这时的樊锦诗犯了犹豫，既
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
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
敦煌，为敦煌干点事。

最后，丈夫老彭做出了调来敦
煌的决定。

“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
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
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
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
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

离开武汉大学。”
等到樊锦诗一家真正聚在一起

的时候，已经是 1986 年了，“老大
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
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
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兰州上
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
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
后，我和孩子虽然不能天天见面，
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
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
了。”

8 月 24 日，樊锦诗在敦煌捧起
这部她与后辈顾春芳共同完成的书
稿，无限感慨，往事历历在目。

“在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其实她
有几次想过离开敦煌。我问她：最
后为什么留下来？她说，这是一个
人的命。”本书的撰稿者顾春芳回
忆说。

樊锦诗对后来到敦煌莫高窟工
作的年轻人们，有这样一番话。她
对他们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
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
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
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
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
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

（来源：钱江晚报）

她是上海娇小姐、北大高材生，也是莫高窟守护人

守敦煌守敦煌5050多年也想过要离开多年也想过要离开
关于莫高窟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前有常书鸿，后有樊

锦诗。巧的是，两位都与杭州有关。常书鸿生于杭州，樊锦诗
祖籍杭州。

长久以来，樊锦诗都很神秘。她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
画图卷之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
煌，说说莫高窟吧”。

这一次，在杖朝之年，她终于决定在《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自述》中，说出自己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

这部厚厚的“樊锦诗自述”，是这位“敦煌的女儿”首度
直面读者，敞开心扉，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1963年夏，毕业离别前夕，樊锦诗与彭
金章在校园合影。（左图）

樊锦诗在敦煌。（下图）

樊锦诗自述的封面照片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